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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云梦到十八岁那年，她在一个气味很难闻的房间里，周围全是嘈杂的声音，

很多穿白衣服的人在奔跑，在说话，她被一个穿着粉色制服的小姐使劲往后拖，

她的双手被人从那个男人身上掰开，她大叫，手上的鲜血染红了视野里的所有东

西……

“爸爸。”

两只像熨斗一样的东西按在了床上那个男人的胸前，医生命令一下，男人的身

体弹动了一下，却没有睁开眼睛……又是一道命令，又是一下弹动……

刺耳的声音响起，再也没有停歇。

所有人都摇头，她张皇地睁大眼睛，而爸爸却仍然安静地躺在洁白的床单上，

静静地……吝啬地不肯对她动一下手指……

绝望伴随着疼痛迅速蔓延开，她控制不住地发颤，她觉得冷，最终不得不蜷

缩成一团蹲在了地上。

她捂住了耳朵。

“四点三十分，宣布死亡……”

“爸爸……”撕心裂肺的叫声，她挣开护士的手趴在他的胸前，耳朵里再也听

不到其他人的声音，她想起那个如同深冬般寂静的夜，爸爸带她去算命。在一个樱

花如雪纷落的院落里，那个长着很长白胡子的老头温和而淡然地从嘴里吐出八个

字：红颜薄命，一生孤苦。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啊……”回去的路上，她坐在爸爸怀里，拉着那个男

人的手，脸上的笑容像是一弯月牙儿……

男人抱起她，就那么看着，五岁的小女孩，一派天真单纯，那嘴角的笑容，如花

灿烂。他看着，眼睛眨了眨，两滴滚烫的眼泪落在她的掌心。

她疑惑地伸出手指点了点含进嘴里：“爸爸，是咸的，你的眼泪是咸的。”

男人抓住她的手，哽咽道：“细云，为什么会这样，你的命格，为什么是这

样……老天为什么会这么对我？夺走我的老婆，连女儿，也是这样的命运……我究

竟造了什么孽，要这样对我……”

她犹不自觉地呵呵笑着，天真烂漫，不谙世事。

红颜薄命，一生孤苦。

这八个字每次在她人生中出现时都像是一种诅咒，妈妈生她时去天堂了，爸爸

扔下她跳楼死了，还有之后的种种磨难，想着，就像有人拿刀在剐她的心，一刀一

刀，扎在最深最柔软的地方……疼，好疼……

细云睁开眼睛，梦醒了。

睁眼后，下意识地擦眼角，却是干的。开始那一年，在这里面哭了太多次，流了

太多眼泪，这个动作，几乎已经成了习惯。习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习惯哭，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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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很可怕的事，这个地方，没有人安慰你，没有人同情你，更没有人可怜你。

只会哭的弱者，是不允许存活下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监狱。

天渐渐亮了，外面的景致朦朦胧胧看得并不清楚。初春的早上仍然阴冷，乌鸦

盘旋在屋顶，仿佛在等待死亡的气息，也许，这个地方，每天真的有很多人在渴望

死亡，因为看不到头的绝望，是会吞噬人心的魔鬼。

细云下意识地在左手腕上抚摸了一下，凹凸不平的一条疤痕……可是在这儿，

连死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

厕所里传来几声闷响，声音不大，却很熟悉。

八人间的牢房，床上却只躺了四个人，昨天新来了一个狱友，现在在厕所里

面，正在受着教育。

细云闭上眼睛蜷了蜷身体，曾经同样的记忆扑面而来，有点冷，可是就算冷得

打哆嗦了，她能抱紧的，也只是自己的身体。

因为疼她宠她的人，爸爸，颜华昭，都已经死了。

而颜华阳给她的爱，从来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她却傻得想摘花捞月，所以，

她掉到水里淹死也怨不得人。

被关在这里，也同样怨不得人。

她想，如果这时她要再睡一会儿，大概也是睡得着的，这种声音，习惯了，也就

麻木了，就像当初她进来时一样。

“我是崔家的大小姐……我有钱……”她说。

有人嗤笑，有人站起来甩了她一个耳光。

“现在不是了。”那个长得肥头大耳，脸上还有刀痕的女人掐着她的脖子说，

“现在我是你的大小姐了……”

换来她的嗤笑。

结果那天晚上熄灯以后，她刚刚睡熟，就被几个人从床上扯了起来，然后拖到

厕所里，她被摁在马桶里，差点淹死。

她们让她叫那个女人大小姐、祖宗、老佛爷。

“打的就是你，千金小姐又怎么样，进来了，还以为自个儿是老佛爷呢，老佛

爷也得给老娘舔脚……老子在这儿，就是如来佛主……万神朝拜……”

除了爸爸和颜华昭外，大概没有人受得了她的刁蛮任性。

颜华阳曾经警告过她，他说她的刁蛮任性有一天会遭到报应，其实给她报应

的就是他，她只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玩厌了，便可以舍弃了。

厕所里的声音微微大了些，细云裹着被子翻了个身，被教育了，就会乖了，这个

地方，只有听话，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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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也不知道，活下去能干什么，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

吃完早饭就开始工作了，监狱里的一间房被改成了工厂，她在里面踩缝纫机，

听狱警说这是最近接的一个大单子，给盛天做保暖内衣……

盛天，国内生产保暖内衣的知名厂家。细云的心微微酸楚，不久以前，盛天是

属于崔氏集团的，她是崔氏的大小姐。如今呢？谁能想到，她会在这个地方，给曾经

的自己打工。

人生，从来都是很可笑的，不是吗？

现在，盛天已经不姓崔了，连崔氏，也已经不姓崔了，它们被冠上了颜华阳的

姓……

那个男人夺走了崔家的产业。

而她，撞死了他的弟弟。

啊……细云停下来，手不小心被扎出了血，疼，或者不疼，她自己都不是很清

楚，再疼的时候都经历过了，这一点痛，真的算不了什么。

中午在餐厅吃午饭，饭菜不好，且少，那个新来的狱友像曾经的她一样端着空

餐盘转来转去，那模样，像个乞丐。可这个地方是监狱，没有人施舍给一个弱者。

她在细云旁边坐了下来。

细云假装没看见地继续吃饭，这个地方，同情心是没有用的，这个新来的，也

得学会去拼去抢。

曾经的伪淑女，现在的真泼妇。

命运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喂……你的话很少……”那人挑起话题，却偷空从她餐盘里夹了一根白菜，

其实她也不想，只是她才打好的饭被人打翻在了地上。

细云在她还没有塞进嘴里的时候伸手抢了回来，她知道饥饿很可怕，可是别人

饱了，饿的就只有她了。

她不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从来不是。以前的崔大小姐，现在的劳改犯，无论何

时的她，从来不会与善良搭上边。

“我不说话，不代表我好欺负。”细云冷着眼警告。

那人怯怯地看着她，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细云轻轻抬了抬眼，把餐盘里剩下的饭分了一半给她：“不要想着去抢别人

的，你抢不赢的时候，先学会怎么护着自己的那份吧。”

“谢谢。”怯生生的两个字。

细云没说什么，不远处的大钟提示用餐时间还有十分钟结束，墙上的电视正

播放着本地新闻，她听到颜氏两个字，微微怔了怔。

一张相片猝然地出现在屏幕上，她的眼睛，突地一阵疼痛，仍然是下意识地擦



·005··

眼睛，没有泪水……

他们两兄弟，长得真的很像，可是最终的结果，却千差万别。

狱警宣布用餐时间结束。

她站起来，回头再看了一眼，那个人，那个名字，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

其实只是一个很狗血的故事，年少时她刁蛮任性又不知天高地厚。商场凶险，

颜华阳逼死了她爸爸，她心心念念想着报复却落入了颜华阳的陷阱。她成了他的女

人，然后认识了他的弟弟，颜华昭。颜华昭是一个温柔的男人，他爱她，默默地守

候她，直到颜华阳厌弃了她决定另娶他人。颜华昭要她跟他走，可是她骨子里却没

有放下仇恨，她要报复，她要在离开前撞死颜华阳，结果撞车的时候颜华昭推开

了颜华阳，成了颜华阳的替死鬼。

然后她入狱。

人生很多时候充满了讽刺。爱她的人是颜华昭，可是她却撞死了他。送她入狱

的人是颜华阳，可是她曾经却幻想嫁给他。

颜华阳，颜华昭，这两个名字，曾经盘桓在她的心底，可是现在念在舌尖，却

是如此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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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相逢未嫁时，有的人，却是第一最好不相见。

细云还记得十八岁生日那天，天空很蓝很蓝，天上的云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又细

又白。她去皇后区拿了手工定制的貂皮大衣，出门时还和招呼她的那个服务员吵了

一架，那个服务员是新来的，不时盯着她看，目光有些鬼祟，她烦了，大发了一顿脾

气。最后怎么样？当然是经理炒了那个服务员，她是崔家的大小姐，皇后区的VIP客

户，谁敢得罪她。

爸爸的公司里很安静，似乎连上班的人也比平时少了很多，那些职员看她的眼

神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她搭专用电梯上去，爸爸的秘书不在，那一层楼也安静得

有些异常，不过她倒是高兴的。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发出“噔噔”的声音，这种声音

仿佛舞会上精致的乐曲，她想象着在晚上的酒会里，她翩翩起舞，高跟鞋这么来回

舞动，吸引无数男人的目光，那时，她一定是最漂亮的公主，她崔细云的美貌，在宣

城的上流圈子里，也是独一无二的。

推开门，很亮的光线从窗户外透进来，她拿手挡着眼睛，微眯着眼便看见—

不自觉地怔了一下，确定没有看错，爸爸跪在地上，落地窗边，一个男人背对着

她，手背在背后，只能看到高大挺拔的背影。

“爸爸……”她不知所措地唤。

男人抬起头，老脸上竟然眼泪颗颗，窗边的那人闻声转过身来，她还记得那天

他穿着V领的蓝色浅薄毛衣，简单的样式，干净清爽，穿在他身上，却又多了几分优

雅的味道，手松开自然地垂在腰侧，棱角分明，线角冷硬。

他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侵略和阴狠，是她傻，傻到以为凭她就可以报仇，甚

至不惜出卖自己去勾引他。

飞蛾扑火一般地扑上去，爱上去，于是，毁灭，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她没有可怨

的人，也怨不得任何人。

都是她自己傻。

人傻，要付出代价，她认了，认命了，只是，何苦要连累华昭……

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没有舞会，没有掌声，没有男人钦慕的目光，甚至连蛋

糕也没有，空旷冷清的大客厅，惨白惨白的灯光，还有从窗户外吹进来的冷风……

空气似乎变成了刀子，每一次呼吸都是生生的疼。

血液中的疼痛，心底的恐惧、绝望，是一头魔鬼。

爸爸遣散了家里的用人，那些用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她身边经过，可是没

有一个人对她说“生日快乐”。

“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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